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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陵山片区湖南县域旅游经济网络 

结构演化与空间发展模式 

陶维荣
1
 

（湖南省科技信息研究所，中国湖南 长沙 410001） 

【摘 要】：运用修正引力模型、社会网络分析及 GIS 等方法，对 2001、2009 和 2017 年湖南武陵山片区 34 个

县域旅游经济联系网络结构特征、演化过程及发展模式进行探讨。研究结果表明：2001—2017 年，湖南武陵山片区

各县域之间的旅游经济联系日益密切，从以武陵源为核心的点状结构转向以“武陵源—永定”“凤凰—吉首”为主

的双轴结构，再到以“永定—武陵源—凤凰—吉首—新化”为核心的网络结构，且核心县域的控制力正逐步下降，

两极分化现象有所缓和，区域朝着均衡方向发展，但同时区域存在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小团体凝聚特征突出，

空间上经历了从“弱联系、弱凝聚”到“强联系凝聚，弱联系失衡”再到“强联系凝聚，弱联系稳定”的演变过程。

未来可结合核心辐射模式、点—轴带动模式以及聚拢组团模式来进一步实现区域旅游一体化发展。 

【关键词】：旅游经济联系 全域旅游 核心—边缘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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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2011—2020年）》中提到片区应利用丰富独特的山水生态和民族文化旅游

资源优势，促进旅游产业转型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变。2019 年，湘鄂渝黔四省全国政协委员联合提案，建议从国家层面进一步推

动武陵山片区旅游扶贫合作。近年来，武陵山片区旅游业不断发展壮大，逐步成为优化区域经济格局、改变空间要素流动模式、

重塑旅游地格局的重要动力。2017年，湖南武陵山片区旅游总人次就达到了 20361.46万人，旅游总收入达1561.23 亿元，在旅

游业的驱动下，片区的经济水平和农民收入都有所提高，旅游扶贫成效显著。但基于县域视角发现，在同一片武陵山山脉下，

因旅游资源本底的相似性，旅游发展模式极具同质性，导致片区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两极分化严重，有些县域陷入发

展“瓶颈”。因此，从县域角度研究武陵山片区旅游经济空间结构演化有以下意义：一是武陵山片区在 14 个连片特困区中既具

有特困区的共性又具有典型性，而旅游业作为片区的主要发展产业，研究旅游经济空间结构特征一定程度上可以把握县域旅游

经济发展规律，积极推进片区旅游一体化建设与发展，实现旅游经济可持续增长；二是县域产业是县域经济、农村经济的重要

载体，分析片区各县域旅游空间网络结构，正确认识结构特征及演化过程，为县域之间加强旅游经济活动的交流与合作，以及

优化产业结构提供有用信息。 

近年来，从县域视角出发，探索一个区域的经济、城镇化、产业、农民收入、医疗基础利体系［1-2］等逐步受到学界的重视，

但研究连片特困区县域旅游经济的成果较少，对于连片特困区旅游方面的研究多集中在产业集群、扶贫、跨区合作、交通演化、

民族村寨、乡村旅游、生态旅游、文化旅游以及旅游与城镇化［3-9］等方面，大多基于市（州）角度，极少从县域角度探析，且定

量研究不足。空间，是旅游业赖以生产和消费的载体，旅游空间结构是旅游要素组织在空间上的投影，体现了旅游活动的相互

关系和空间属性，旅游业的发展也始终伴随着空间结构的演化［10-12］。1960 年代，国外学者开始探索旅游空间结构，并相继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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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核心—边缘”理论、“增长极理论”“空间相互作用理论”“增长中心理论”“中心地理论”［13-14］等理论，以及旅游空间系统的

等级划分［15］，旅游地空间结构模式［16］等，奠定了旅游空间结构的理论基础。国内学者对旅游空间结构的研究相对较晚，研究内

容多基于点—轴系统等理论从旅游流、旅游资源、旅游景点、旅游交通、旅游系统等方面探讨区域内的旅游空间结构、影响机

制、空间结构体系、发展模式、空间布局及分层、驱动机制［17-21］等方面，涉及到的研究方法有最邻近点指数、标准差椭圆、位

序—规模理论模型、赫芬达尔指数、地理集中指数、核密度、Moran'sI 指数［7，21-22］等。近年来，社会网络分析能很好地识别各

节点在实际网络中扮演的角色，清晰地反馈各节点在网络中的集聚与扩散空间关系［23-24］，且在分析空间结构特征、演化形态、

相互作用关系等方面有着显著优势，因而逐步被运用到旅游领域，但目前该方法多用来研究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旅游发

达经济带以及经济发达省份，鲜少关注连片特困区这个特殊又亟待更多探索的区域。 

1 研究资料与研究方法 

1.1 区域概况与数据来源 

武陵山片区涵盖 71个县区，横跨 4个省份，考虑到各省份之间数据的可比性及可获取性，本文选取湖南境内武陵山片区作

为研究对象。湖南境内的武陵山片区多集中于湖南中西部，包括张家界市 2 县 2 区、益阳市 1 县、常德市 1 县、湘西州 7 县 1

市、怀化市 10县 1 市 1 区、邵阳市 7县 1市、娄底市 1 县 2市等 7 个市（州），37个县市区，因鹤城区、冷水江市以及新晃县

3 个县区的资料缺失严重，在不影响整体研究的情况下，最后选取 34 个县区作为研究对象。另外，根据研究需求，依据地域近

邻原则，进一步将片区划分为张家界分片区、湘西州分片区、怀化分片区、娄邵分片区（表 1）。研究区内有丰富的山川、河流、

温泉、洞穴、湖泊等自然资源，民族地区的民俗、服饰、文物、宗教、古迹、民间艺术等独特的人文资源，以及舒适的气候、

原生态的农牧养殖业、各种生态农产品等特有的生态资源，有2处世界自然遗产和 1处世界文化遗产、36个 4A 级以上景区、12

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8 处国家地质公园以及 78 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经济一体化与全域旅游推动下，片区内各县域

间旅游经济联系更加紧密，逐步成为湖南省乃至全国重要的旅游目的地。 

表 1 研究区域 

湖南武陵山片区 

（34 个县区） 

分片区 具体县域 

东北部一张家界片区 武陵源区、永定区、慈利县、桑植县、石门县 

西北部一湘西州片区 凤凰县、吉首市、保靖县、古丈县、永顺县、龙山县、花垣县、泸溪县 

中部一怀化片区 
中方县、沅陵县、芷江县、靖州县、通道县、 

洪江市、辰溪县、溆浦县、麻阳县、会同县 

南部一娄邵片区 
新化县、涟源市、新邵县、邵阳县、洞口县、隆回县、 

绥宁县、新宁县、城步县、武冈市、安化县 

 

本文研究的时间跨度为 2001—2017 年，涉及的旅游总人次、旅游总收入等相关数据来源于 2001—2017 年各县域公布的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8年《湖南统计年鉴》以各县域 2002—2018年统计年鉴；交通类数据来源于湖南省基础地理信

息数据库，包括 2017 年湖南省行政区划、交通线路、重要交通设施等相关资料。 

1.2 研究方法 

1.2.1 修正引力模型 

旅游以资本为核心带动物流、信息流、技术流等要素在不同尺度空间（城镇、县域、城市等）范围内跨界流动，旅游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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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日益频繁，联系愈发紧密，但这种联系一定程度上又受限于区域之间的交通距离与时间成本［17］。为客观测量这种紧密度，

学界常引入牛顿万有引力定律［7，17，23］，对其进行修正，用来解决区域间旅游经济联系度及联系方向，公式见表1。 

1.2.2 社会网络分析模型 

1930 年，学者布朗提出社会网络的概念，是一种描述网络整体形态、特性和结构的分析方法，主要包括整体网络结构、个

体节点结构以及板块模型分析三大部分［25-26］。本文选用网络密度、中心度、核心—边缘、凝聚子群等相关性指标来分析旅游结

构的空间特征及演变。①网络密度。网络中实际存在关系数与理论上最大关系数之间的比值，用来衡量网络结构的紧密度，揭

示旅游地网络结构的总体特征。②中心度。用来确定各节点在网络是否处于中心位置，包括点度中心度、中间中心度以及接近

中心度三种。③核心—边缘模型。用来揭示网络中哪些节点处于核心区，哪些节点处于边缘区，以及核心区和边缘区内部紧密

度情况。④凝聚子群。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定义，主要依据各节点具有“相对较强、直接、紧密、经常或积极”等关系属性来

分析群体内部的子结构［25-26］，用来探讨武陵山片区各县域间旅游经济联系的小团体集聚现象。 

2 旅游经济联系及网络结构分析 

2.1 旅游经济联系度 

根据修正引力模型可以得到武陵山片区各县域间的旅游经济联系度，结合 ArcGIS10.2 进行可视化反映，得到 2001—2017

年湖南武陵山片区旅游经济联系度分布图（图 1）。总上来看，2001—2017年湖南武陵山片区各县域间旅游经济联系日益紧密，

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2001—2009 年，县域间旅游经济联系度增长迅速，但联系仍较薄弱，从以武陵源为核心的点状结构转

为以武陵源—永定、凤凰—吉首为主的双轴结构；2009—2017 年，县域间旅游经济联系度显著增强，整个片区逐步由原来的双

轴结构朝着“永定—武陵源—凤凰—吉首—新化”为主要增长极的多核网络结构发展。 

 

2001 年，湖南武陵山片区旅游经济空间结构网络尚未形成，仅 7个县区的联系度在 0.01～1.00 之间，其中又以“武陵源—

永定”之间的联系最为紧密（0.73），而其他 27 个县域之间的旅游经济联系度极低，大多小于 0.01，处于游离状态，说明整个

片区旅游经济联系薄弱，武陵源为核心的点状结构突显。2009 年，整个片区的旅游经济联系度快速增长，34 个县区间多达 324

条旅游经济联系，105 对县域间旅游经济联系度超过 0.01，最大值为 10.18，属武陵源—永定，其次是凤凰—吉首（1.53），其

他县区间的联系度均小于 1，最小值为 0，可知整个片区的旅游经济联系仍比较疏远，旅游集聚效应和辐射效应较弱，形成了以

武陵源—永定、凤凰—吉首为主的双轴结构。2017 年，整个片区旅游经济联系度普遍提升，34个县区间的联系多达561 条，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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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度大于 15的有 8条，集中在以永定区为核心的周边县区，永定区与其他县区的联系日益增多且密切，逐步成为核心县域，联

系方向及强弱由东北方向朝西南方向蔓延和递减，加速了原本分散的双轴结构转向全网发展格局，永定—武陵源的联系强度仍

是最紧密的（317.35）。除此之外，凤凰—吉首以 93.91 仅次之，新化—涟源之间的联系度也提升到 50.98，永定—武陵源、凤

凰—吉首、新化—涟源成为张家界片区、湘西州片区、娄邵片区的核心增长极，推动整个湖南武陵山片区形成多核网络结构。

在联系过程中，可以看出联系最紧密的是中心城市与资源禀赋较好的县域间、资源禀赋较好的县域间以及中心城市之间，反映

了旅游目的地之间的空间互动及作用过程。 

2.2 旅游经济联系量 

根据旅游经济联系度可推算出旅游经济联系量（表 3），可以看到，湖南武陵山片区 2001、2009 和 2017 年旅游经济联系总

量分别为 1.83、38.72、1802.36，2009 年比 2001 年增长了 20.16 倍，2017 年同比增长了 45.55 倍，即片区各县域旅游经济联

系度不断提升，推动旅游经济联系量的快速增长。其中，2001和 2009 年，武陵源（0.83 和 12.74）的旅游经济联系量位居首位，

2017 年永定区（464.32）后来居上，凤凰、吉首、慈利、新化一直在前 6 位波动。另外，不同分片区旅游经济联系量的差距较

大，张家界片区总量为 995.61，占整个片区的55.24%，一直远超其他分片区，湘西州位于其后，总量达 393.11，张家界是湘西

州的 2.53 倍，怀化分片总量最低，仅 93.03。此外，旅游经济联系量保持较高水平的县域占总量的比重逐步下降，其他县域比

重缓慢上升，而变异系数也由 2001 年的 3.50降到 2009 年的 2.54 再减到 2017年的 1.91，说明各县域之间的差异呈缩小趋势。

2009—2017年，新宁联系量提升最快，翻了 478.14倍，随后是石门和新邵，分别翻了 382.63 和 370.93倍，提升最慢的为辰溪，

仅 9.44 倍。近 10 年里，新宁旅游发展迅猛，旅游总收入由 2009 年的 0.169 亿增长到 2017 年的 69.250 亿，翻了 408.76 倍，

主要原因在于崀山景区申遗成功，吸引资本的注入，景区基础设施等得到完善，游客慕名而来，旅游业规模不断壮大。 

表 3 各县域旅游经济联系量及中心度统计 

县（市、区） 

2001 2009 2017 

旅游经济联

系量 

点度中心度 

（%） 

中间中心度 

（%） 

旅游经济联

系量 

点度中心度 

（%） 

中间中心度 

（%） 

旅游经济联

系量 

点度中心度 

（%） 

中间中心度 

（%） 

新邵县 0.001 0.000 0.000 0.056 6.061 0.000 20.828 81.818 0.865 

邵阳县 0.000 0.000 0.000 0.060 3.030 0.000 5.679 48.485 0.009 

隆回县 0.000 0.000 0.000 0.165 24.242 7.992 8.308 60.606 0.128 

洞口县 0.000 0.000 0.000 0.084 9.091 0.000 9.264 75.758 0.597 

绥宁县 0.000 0.000 0.000 0.054 0.000 0.000 9.047 66.667 0.283 

新宁县 0.001 0.000 0.000 0.044 3.030 0.000 21.082 93.939 1.715 

城步县 0.000 0.000 0.000 0.061 3.030 0.000 7.275 60.606 0.159 

武冈市 0.001 0.000 0.000 0.122 15.152 11.553 8.197 57.576 0.069 

石门县 0.001 0.000 0.000 0.148 9.091 0.000 56.777 72.727 0.620 

慈利县 0.049 8.000 0.000 1.512 18.182 0.677 90.655 78.788 0.774 

桑植县 0.043 8.000 0.000 0.704 15.152 0.000 48.313 60.606 0.218 

武陵源区 0.831 24.000 3.167 12.736 57.576 9.987 392.324 100.000 2.576 

永定区 0.782 16.000 0.500 11.955 51.515 5.984 464.318 100.000 2.576 

安化县 0.000 0.000 0.000 0.215 18.182 0.038 12.775 84.848 1.146 

中方县 0.001 0.000 0.000 0.166 9.091 0.000 6.808 57.576 0.227 

沅陵县 0.008 0.000 0.000 0.191 15.152 0.000 20.184 87.879 1.584 

辰溪县 0.000 0.000 0.000 0.681 33.333 2.067 7.112 69.697 0.659 

溆浦县 0.001 0.000 0.000 0.081 6.061 0.000 2.566 39.394 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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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同县 0.000 0.000 0.000 0.069 9.091 0.000 7.874 69.697 0.283 

麻阳县 0.000 0.000 0.000 0.029 3.030 0.000 7.137 33.333 0.014 

芷江县 0.007 0.000 0.000 0.682 36.364 4.050 18.121 100.000 2.576 

靖州县 0.000 0.000 0.000 0.122 9.091 0.000 5.448 54.545 0.059 

通道县 0.001 0.000 0.000 0.064 3.030 0.000 8.646 75.758 0.541 

洪江市 0.002 0.000 0.000 0.217 12.121 0.095 9.121 81.818 1.065 

新化县 0.000 0.000 0.000 0.442 27.273 3.647 87.258 100.000 2.576 

涟源市 0.000 0.000 0.000 0.380 21.212 2.584 74.146 93.939 1.715 

泸溪县 0.000 0.000 0.000 0.115 9.091 0.000 9.481 57.576 0.202 

风凰县 0.034 8.000 0.000 3.503 81.818 49.810 149.402 100.000 2.576 

保靖县 0.000 0.000 0.000 0.165 15.152 0.000 9.935 42.424 0.000 

古丈县 0.001 0.000 0.000 0.310 15.152 0.000 16.009 60.606 0.174 

永顺县 0.029 8.000 0.000 1.135 36.364 1.316 33.751 78.788 0.770 

龙山县 0.002 0.000 0.000 0.163 12.121 0.000 9.113 48.485 0.027 

花垣县 0.002 0.000 0.000 0.222 18.182 0.038 15.852 60.606 0.174 

吉首市 0.035 8.000 0.000 2.062 30.303 0.919 149.560 100.000 2.576 

均值 0.054 2.353 0.108 1.139 18.717 2.963 53.011 72.193 0.869 

标准差 0.189 5.324 0.539 2.887 17.368 8.676 101.464 19.214 0.920 

变异系数 3.503 2.263 4.999 2.535 0.928 2.928 1.914 0.266 1.059 

总和 1.832 80.000 3.667 38.715 636.366 100.757 1802.366 2454.545 29.543 

最大值 0.831 8.000 3.167 12.736 81.818 49.810 464.318 100.000 2.576 

最小值 0.000 0.000 0.000 0.029 3.030 0.000 2.566 33.333 0.000 

 

2.3 空间结构特征 

2.3.1 点度中心度 

利用 Ucinet 软件运算可知（表 3），总体上看，2001—2017 年各县域的点度中心度明显提升，县域间的旅游经济联系越来

越紧密，各核心节点的辐射及扩散效应不断增强，组团发展模式显现，网络重点逐步由张家界片区经由湘西州向怀化、娄邵片

区转移，分化现象有所缓和，区域发展越趋均衡。2001 年，各县域的点度中心度普遍较低，均值为 2.35%，仅 7 个县区的中心

度大于 0，分布在以武陵源为中心的周边县域，其他 27 个县域的中心度为 0，最高值为武陵源 24.00%，原因在于武陵源旅游业

起步最早，且境内旅游资源丰富，吸引着大量外来旅游消费者，但辐射效应及带动能力有限，整个片区呈现“一枝独大”局面。

2009 年，各县域点度中心度得到明显的提高，均值为 18.72%，其中凤凰县的中心度最高，为 81.82%，其次是武陵源、永定和吉

首，凤凰涨幅明显，逐步成片区最具影响力的县区之一，与吉首抱团成为新的高值区域，但片区整体的中心度仍处于较低水平，

最低值仅为 3.03%，两极分化严峻，但高值区周边县域的中心度提升明显，说明高值区的辐射效应及带动作用有所提升。2017

年，各县域点度中心度进一步提高，均值达 72.19%，武陵源、永定、凤凰、吉首、芷江及新化的中心度已达到 100%，即整个片

区的重心逐步由以武陵源为首的张家界片区经由凤凰为首的湘西州片区，再向以芷江为首的怀化片区，最后到以新化为首的娄

邵片区转移，轨迹呈“L”型。另外，低值县域的点度中心度也显著上升，最低值达 33.33%，说明整个片区核心节点县域的中心

性增强，对周边产生了较强扩散效应，两极分化现象有所缓和，均衡发展趋势逐步显现。 

2.3.2 中间中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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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中心度反映的是该节点对其他节点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体现着节点间接掌握资源的权力，扮演着“桥梁”的角色［27］。

由表 3 可知，总体上看，2001—2009 年，少数核心县域控制着整个片区旅游经济联系的主要通道，极化特征明显；2009—2017

年，中间中心度的两极分化趋势有所缓和，空间网络逐步优化，旅游经济网络不再紧紧依赖个别核心县域。2001 年，整个片区

的中间中心度差异较大，除武陵源和永定之外，其他县域的中间中心度都为 0，武陵源的中间中心度最大为 3.17，永定为 0.50，

说明武陵源处于整个片区网络的中心，对其他县域有着极高的控制能力。2009 年，部分县域中间中心度逐步提高，而武陵源区

的增长速度有所放缓，凤凰和永定增长明显，其中凤凰的中心度值最高，达 49.81，成为湘西州片区旅游经济发展的重要媒介，

隆回、芷江、新化等县域的中间中心度指数也处于较高水平，成为联系其他县域的重要中介，影响着周边其他县域的交流与合

作。2017年，各县域的中间中心度值均有所减小，最大值仅 2.58，说明核心城市的控制力逐步下降，但辐射和带动能力有所提

高，旅游经济联系网络逐步优化，不再过分依赖核心县域，但邵阳、武冈、溆浦、麻阳、靖州、保靖、龙山等县域的中间中心

度值仍小于 0.1，表明这些县域的独立性较差，处于被控制的状态，这与当地旅游资源、交通区位、经济水平等因素有着重要关

系。 

2.3.3 网络密度 

网络密度既能体现整体网络对所处网络中个体的影响，也体现了网络中各节点之间的相互影响，密度值越大，表明网络对

节点的影响越大，节点之间的关系也越紧密。2001—2017 年整个片区的网络密度，片区有效的县域为 34 个，理论上联系数为

561 条。2001 年片区的网络密度为 0.027，密度非常低，说明各县域之间的联系十分稀疏。2009 年网络的密度提升明显，密度

值为 0.184，相比较于 2001 年翻了 5.81 倍。根据以往的研究，网络密度处于 0.5 以下，经济的空间联系处于弱联系状态［27］，

因此，这时虽然整个片区的旅游经济联系密度大幅度提升，但各县域间的联系仍不够紧密。2017年片区的网络密度提升至 0.720，

相对于 2009 年，增长率高达 291.30%，说明旅游经济网络对各县域在旅游发展、合作等方面具有重要影响，县域之间的相互作

用也越发频繁，旅游集聚优势显现。 

另外，整个网络密度的持续增长得益于核心区内部、边缘区内部以及核心与边缘区内部的网络密度提升明显。2001 年，只

有核心区内部的网络密度为 0.099，其他为 0，仅有极少数县域间存在微弱的旅游经济联系。2009 年，核心区内部的网络密度增

加到 0.519，边缘区内部仅为 0.015，核心区与边缘区间的为 0.158，核心区之间旅游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但扩散及带动效应仍

较低，难以带动边缘区旅游经济的发展，而边缘区之间更加缺乏有效联系。2017 年，核心区内部、边缘区内部以及核心与边缘

区内部的网络密度提升明显，特别是核心区域范围的扩大与网络密度的增长，推动整体网络密度达到 0.720，整个片区旅游经济

联系网络结构得到显著优化。2001 年，核心区只有 7 个节点，除永顺、吉首、凤凰 3 个节点外，其余的节点全部属于张家界市

内。2009年，核心区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了 7个节点，主要来自于娄邵及怀化分片区。2017 年，又增加 7个核心节点，共 22

个，增加的 7个核心节点均来自于邵阳及怀化县区，而辰溪、武冈、隆回由核心区转为边缘区，溆浦、靖州、麻阳等 10县区却

始终位于边缘区，主要集中在湘西州、怀化、邵阳分片区。2001—2017 年，总体上看，武陵山片区旅游经济联系网络的核心区

呈扩大态势，边缘区呈减小态势，核心区从传统的旅游资源丰富地区，向周边县域辐射，由张家界分片区向中部怀化及南部娄

邵分片区扩散，反映了片区各县域旅游经济发展由原来的巨大差异开始自我调节，逐渐走向均衡，其中张家界市各县区始终位

于核心区，娄邵片区的县区处在核心—边缘的交界处，湘西州及怀化等片区的有 10个县区始终位于边缘区，在于其自身旅游资

源缺乏且区位交通条件较差，县域经济实力及基础设施也较落后，导致旅游业水平较低。 

表 4整体网络密度及核心—边缘区密度 

密度值 
2001 2009 2017 

核心区 边缘区 核心区 边缘区 核心区 边缘区 

核心区 0.099 0 0.519 0.158 0.937 0.598 

边缘区 0 0 0.158 0.015 0.598 0.439 

网络密度 0.027 0.184 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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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凝聚子群分析 

凝聚子群分析以县域间旅游经济联系强度为依据，识别片区中联系相对紧密、稳定的小团体，团体之间不具有联盟性质，

更多地是从经济层面体现内部各县域间的亲密程度。总体来看（图 2），2001年，片区旅游经济空间形态较为简单，仅少数县域

出现凝聚现象，“弱联系，弱凝聚”特征突出；2009 年，片区空间形态变化明显，初步实现了“武陵源—永定—凤凰—永顺”等

旅游经济实力较强县域的凝聚，但其他县域之间的凝聚稳定性较差，具有“强联系凝聚，弱联系失衡”特征；2017 年，片区空

间形态优化明显，“永定—武陵源—凤凰—吉首—新化”等旅游经济实力强的县域凝聚成群，片区旅游发展核心区域基本成形，

其他子群稳定性有所加强，呈“强联系凝聚，弱联系稳定”状态。 

表 5 片区旅游经济联系网络的核心—边缘结构 

 2001 年核心区 2009 年新增核心区 2017 年新增核心区 始终位于边缘区 

张家界片区 
慈利、桑植、永定、武陵

源 
   

湘西州片区 永顺、吉首、风凰   保靖、古丈、泸溪、龙山、花垣 

怀化片区  芷江、辰溪 通道、沅陵、会同、洪江 溆浦、靖州、麻阳、中方 

娄邵片区  涟源、隆回、武冈、新化、安化 新邵、绥宁、新宁 城步 

 

 

2001 年，片区的空间组织形态较为简单，二级层面只有 3个凝聚子群，张家界市的 4个县区在 2级层面属于一个凝聚子群，

在 3 级层面分属 2 个子群，其中武陵源—永定子群间的密度值较高，但辐射效应有限，仅带动慈利和桑植两邻近县域的旅游发

展；另外，湘西的凤凰—吉首在 2级层面属于一个凝聚子群，密度值为 0.5，与其他周边县区的经济联系相对较弱；第三子群则

涵盖了古丈、永顺等在内的共 20 个县区，与其他子群的密度值为 0，大多县域的旅游业处于待开发或起步阶段，旅游规模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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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县区间旅游经济联系也极弱，“弱联系、弱凝聚”特征突出。2009 年，空间形态发生了明显的变化，2级层面存在 4个子群，

湘西州与张家界组成最大的 2 级子群，还有怀化与娄底、怀化与邵阳以及邵阳本市内组成的 2 级子群，其中武陵源、永定、凤

凰、永顺是湘西州与张家界子群下的 3 级子群，与其他子群间的密度值均较高，可见武陵源、永定、凤凰等具有较强旅游经济

实力的凝聚子群已经初步形成，扮演着推动武陵山片区旅游经济发展的重要角色，而其他子群间的密度值普遍较低（最大值仅

0.033），说明其他县域构成的子群结构和成员仍处于不稳定状态，各子群的旅游经济联系仍不够紧密，内部缺乏经济实力强，

可以作为拉动子群发展的核心旅游城市，旅游一体程度有待加强，具有“强联系凝聚、弱联系失衡”特征。2017 年，空间形态

有所优化，2级层面仍有 4个子群，其中永定、武陵源、凤凰、吉首、新化等旅游经济实力强的县区单独作为一个 2级子群，成

为武陵山片区旅游发展的核心区域，空间上呈现“三足鼎立”局面，而另外 3 个子群（湘西州与怀化、怀化与邵阳、邵阳与娄

底）则从东向西，从北到南团抱成群，子群内部呈现出较强的地域近邻性和行政地域性，子群间的密度值也明显提升，稳定性

有所提高，逐步形成了“强联系凝聚、弱联系稳定”的空间格局。 

3 武陵山片区旅游地空间发展模式探讨 

武陵山片区各等级旅游地协同发展带动着片区旅游业有节奏、稳步地单级核心发展转向多中心的网络发展模式。本文基于

湖南武陵山片区旅游经济联系度、节点中心性、核心—边缘结构等分析结果，参考Lew 等从功能角度对旅游目的地进行细分
［28］

，

对湖南武陵山片区旅游地进一步划分为核心旅游节点、重要旅游节点、一般旅游节点和边缘旅游节点 4 个等级（表 6），再结合

武陵山片区旅游资源禀赋情况、交通条件、经济水平、地域邻近性等实际情况进一步探讨湖南武陵山片区旅游地空间发展模式

（图 3）。 

 

表 6 旅游地等级划分 

旅游地等级 县域名称 

核心旅游节点 武陵源区、永定区、新化县、风凰县、吉首市 

重要旅游节点 新宁县、慈利县、沅陵县、芷江县、永顺县、涟源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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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旅游节点 新邵县、绥宁县、洞口县、桑植县、安化县、石门县、洪江市 

边缘旅游节点 
邵阳县、隆回县、城步县、武冈市、中方县、辰溪县、溆浦县、会同县、麻阳县、靖州县、通道县、泸溪县、

古丈县、保靖县、龙山 县、花垣县 

 

长久以来，武陵源、永定和凤凰 3 大县区的旅游经济联系总量、点度中心度、中间中心度和网络核心度等一直处在较高水

平，同时区内高级别的旅游资源也相对富集，如区内集聚了武陵源风景名胜区、天门山、凤凰古城等国内外知名景区，其中 4A

级以上景区占整个片区的 24.25%，区内自然资源丰富、人文资源聚集，是湖南省重要的旅游中心地和集散地。另外，新化和吉

首近几年来，凭借着较好的地理区位及交通优势，以及丰富的旅游资源，其旅游经济联系量及中心度都比较高，无疑成为片区

的核心旅游地。而新宁、慈利、永顺等 6 个县市，旅游经济提升迅速，旅游业规模不断壮大，有着较高的旅游经济联系度、节

点中心度和网络核心度，同时区内的旅游资源相对丰富且知名度较高，如新宁的崀山、永顺的土司城世界文化遗址、慈利的张

家界大峡谷等，但受经济实力、区位条件、交通便捷性等因素影响，旅游辐射力及吸引力低于核心旅游地，因此，将其作为重

要旅游节点。新邵、绥宁、洞口等 7 个县市的旅游经济联系量处于中下水平，距离核心旅游地较远，独立性较差，节点中心度

不高，区内的旅游资源等级较低，可归为一般旅游节点。邵阳、隆回、城步等 16个县区，多集中在邵阳、怀化及湘西州边缘地

区，旅游经济联系量处于中下水平，距离核心旅游地较远，节点中心度和网络核心度较低，独立性较差，且区内的旅游资源相

对匮乏，故将其归为边缘旅游节点。 

3.1 增长极辐射模式 

依托核心增长极，辐射带动周边县区旅游业发展。根据不同片区，如张家界板块的武陵源与永定，湘西州片区的凤凰和吉

首，娄邵片区的新宁和新化，继续强化不同片区各核心增长极的中心地位，进一步改善县内基础设施，提高旅游服务及管理水

平，优化县域旅游城市形象，依托现有旅游影响力，积极开发新的旅游产品，同时加强与省内外武陵山脉其他知名景区合作，

如贵州的梵净山、重庆的武隆、湖北的恩施大峡谷等著名景点，通过旅游品牌共建、客源互送等形式拓展增长极的空间联系，

发挥核心极的集聚力和辐射力。 

3.2 点—轴带动模式 

以核心旅游节点为支点，依托与其相联的主要交通轴线，带动沿线县域旅游地发展。核心路径以凤凰核心旅游节点为起点，

焦柳铁路以北为主要交通轴线，沿途经过吉首、古丈、永定、慈利、最后到石门，且凤凰、武陵源、永顺等旅游经济联系度强

的县区也在这条轴线的周边，还有包茂高速经过凤凰、保靖、永顺和永定，因此，依托核心增长极与便捷的铁路、高速，将湘

西州和张家界片区打造成集温泉旅游、红色旅游、文化旅游、生态旅游、农业观光等集一体的多元化旅游经济带。此外，以凤

凰为起点，焦柳铁路、包茂高速以南为主要交通轴线，还有 G209 一级公路，沿途经过麻阳—鹤城—中方—洪江—会同—靖州—

通道等县市，以芷江为起点，湘黔铁路为主要轴线，外加溆怀高速，将芷江—中方—鹤城—溆浦—新化—涟源等县市捆绑在一

起，形成 2条重要路径。依托 G319、G320国道、沪昆高速、杭瑞高速、娄怀高速等交通要线，形成多条一般路径。最后，张新

高速即将运营，方便张家界和新化两个核心节点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形成一条潜在路径。 

3.3 聚拢组团模式 

基于规模效应，特别是边缘旅游地，旅游产业规模小且区位条件不理想，可以将其聚拢在一起，另外，旅游经济实力强的

县区也可聚集在一起，实行强强联合，打破行政区域限制，完善旅游交通要线，优化旅游服务设施，提升旅游服务，最大限度

地发挥集聚效应。张家界片区，如慈利、桑植以及周边的石门和永顺，围绕永定和武陵源两个核心区聚拢成团，形成集自然文

化遗产、红色文化、温泉旅游、商务旅游等于一体的国际性旅游区。湘西州片区的龙山、花垣、古丈、泸溪，以凤凰和吉首为

核心，聚拢成团打造集文化古城、千年瀑布、奇险漂流、民族村寨等于一体的多元化旅游区。邵阳片区，如武冈、绥宁、城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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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宁为核心聚拢组团，打造集自然遗产、历史文化、天然牧场于一体的旅游区。娄底片区，如冷水江、涟源以及邻近的新邵

和安化，以新化为核心聚拢成团，打造集溶洞、梯田、漂流、国家地质公园、历史建筑、革命故居等于一体的自然人文旅游区。

怀化片区，如芷江、鹤城、洪江、中方、会同，以芷江为核心，聚拢成团打造集红色革命、历史古城、森林公园、峡谷奇观等

于一体旅游区。还有靖州—通道、沅陵—泸溪—辰溪—溆浦等边缘县域，组团进行资源互补，集多方力量打响旅游品牌，实现

规模效应。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湖南武陵山片区为研究对象，依托修正的引力模型、社会网络分析及地理信息系统（GIS）方法，对 2001、2009 及

2017 年片区 34个县域的旅游经济联系网络结构特征、演化过程及发展模式进行探讨，结论如下：①片区内各县域之间的旅游经

济联系日益密切，总量上，武陵源和永定排在前面，凤凰、吉首、慈利、新化、永顺在前 6 上下波动；时序上，呈现阶段性特

征，2001—2009年，县域间的旅游经济联系比较薄弱，从以武陵源为核心的点状结构转向以“武陵源—永定”“凤凰—吉首”为

主的双轴结构；2009—2017 年，旅游经济联系比较紧密，由原来的双轴结构转向以“永定—武陵源—凤凰—吉首—新化”为主

要增长极的多核网络结构。②点度中心度与中间中心度结果显示，2001—2009 年，少数核心县域控制着整个片区的旅游经济联

系通道，两极分化现象严峻，网络重心由张家界向湘西州转移；2009—2017 年，核心县域的控制力正在下降，中心逐步由张家

界、湘西州向娄邵片区扩散，分化现象有所缓和，区域朝着均衡方向发展。③区旅游经济联系网络的核心区呈扩大态势，边缘

区呈减小态势，核心区从传统的旅游资源丰富地区向周边或区位交通条件比较好的县域扩散，张家界各县区始终位于核心区，

娄邵片区各县域在核心—边缘交界处波动，湘西州及怀化片区有 10个县区始终位于边缘区。另外，核心区内部、边缘区内部以

及核心与边缘区间网络密度的提升共同推动着整个片区网络结构的优化。④片区各县域间具有团体聚集特征，空间上经历了“弱

联系，弱凝聚”“强联系凝聚，弱联系失衡”“强联系凝聚，弱联系稳定”的变化过程。⑤片区旅游经济可从“核心辐射—点轴

带动—聚拢组团”模式实现稳定持续发展。 

在全域旅游背景下，旅游空间结构及演化的研究，有利于旅游地空间结构的调控完善，旅游资源的优化配置，特别对于集

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于一体的连片特困区来说，旅游经济的统筹协调和均衡发展，对区域经济水平、居民收入以及

脱贫目标的实现有着重要意义。目前，武陵山片区各县域旅游发展水平不同，发育程度差异较大，对不同等级县域之间旅游经

济联系的细分研究，有待进一步探讨。受制于数据的缺乏，运用引力模型更多地依赖于交通距离，致使其他因素，如经济水平、

旅游资源禀赋、政策支持等作用尚未体现，且受篇幅限制，未深入探讨各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以及定量划分旅游地的空间发展

模式，期望后期能进一步完善和优化，湖南武陵山片区旅游地未来空间发展模式的探讨，其科学性和合理性也有待时间检验；

研究方法仅选用社会网络分析法中较为常见指标，使本文研究具有一定局限性；此外，片区旅游集群正处在形成阶段，其辐射

范围及能力仍处在变化之中，围绕其辐射范围及能力展开空间结构的探讨，也是未来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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